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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生1945年出生，曾任天津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天

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于2025年6月

26日病逝。他长期致力于津派文化研

究，著有《长短集：张春生文论选》《自

渡集：张春生文论选续集》《天津随谈》

等，参与编纂《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

津卷》等。他的很多观点值得我们继

续讨论。

梳理海河两岸文脉

感悟都市百态人生

张春生将自己人生最后一部著
作命名为《天津随谈》。2023年，当他
与我谈及要出版此书时，我只是随口
建议：“可在扉页上写一句‘献给天津
设卫得名619周年’，以表达一位本土
学者对天津文化的深情眷恋！”没过
多久，他将样书的封面图片发给我，
左上角印着两行字，上行为“解读沽
上文化，追寻津门今昔”，下行为“献
给天津建城日——1404.12.23”。这便
是我所熟识的春生先生，认真负责，
言必有物，行必有果。

张春生是恢复高考后河南大学

招收的首届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写得
一手好文章，尤以文艺评论见长。这
是他从事天津文化研究的重要基
石。他亦在《天津随谈》中坦言：“这
不是一部全面阐释和梳理津沽文化
的读物。它只是笔者长期进行小说
批评时，因为多着墨于天津作家作
品，便逐步涉及天津卫风貌、沽上遗
迹、海河文踪、市井倩影、非遗表现，
以及津门的文学与影视创作。”

斯人已逝，如何评价其人其学？
从他所学专业，到长期供职于天津社
会科学院，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经
历来定位，可称其为文学研究专家、
文艺评论家。然而，这显然不足以涵
盖他后半生治学中以天津文化为脉
络的主线。

那么，他又是如何推进这条主线
工作的呢？在解释书名中的“随谈”
时，他说，此非随意，“而是随时关注
海河两岸的文脉，随时感悟都市百态
的人生，以便体味其不凡的演进步履
和闪光实绩”。他对天津文化的研究
是动态且多维度的，没有局限在文
学、历史中，而是更侧重对天津文化
生态和人文环境进行解析，从而凸显
并构建一种美学价值的表达。

了解一位学者，需从他的著述入

手。张春生的学术生涯中，《天津随
谈》应是其天津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
作，兼有学术自传性质。该书完整记
录了他从文学研究中走来，走向天津
文化研究的历程，集中展现了他的研
究视角、方法和表达方式等。

他认为天津文化是多彩的，城市
是鲜活的，文脉是环境与人文的高度
叠加。他强调环境与文化形态的关
系，将天津文脉概括为四条文化带：
远古文化带、明清文化带、近代百年
文化带、当代发展文化带；三个文化
特征：地貌促成河海通津、中心区的
凝聚带动、商埠市井的雅俗影响；三
个意蕴结构：积淀、置变、递进，城市、
迎变、文化，机遇、创业、市风等。他
通过这些维度来阐释天津历史文化
名城的时空关系和价值，将保护名城
与传承文脉互为表里。

挖掘非遗的内核

为天津城市庆生

“有非遗的日子真好！”张春生的
文化生态观和美学观，还体现在对天
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上。他认
为：非遗的主体是“人与实践”，关键
在“这个环境里的这个人”在较长传续

过程中能生产成果的行为。因此，人
文是非遗价值的核心，活态传承是非
遗保护的核心，技艺中要注入人文，是
“人文环境在选择你”。

作为市非遗的评审专家，他将天
津非遗的特征归纳为：通俗性、真切
性、独特性和趣味性，具体表现为饮食
制作讲究河海食材、手工技艺追求俗
中致雅、艺术表演推崇风格独具、医药
炮制提倡精研细作、传统节庆富有向
心意蕴。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但
凡身体状况允许，参加的社会活动大
多与非遗密切相关。他的女儿张丽卉
告诉我：“谈到非遗，父亲的眼睛里有
喜悦！”在他的告别仪式上，有很多非
遗传承人自发前来送别“张老师”。

结识春生先生十八载，虽无长期
共事的经历，但平日里，我们在城市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却多有交集。也
正是从这些交往中，我看到了他的学
风端正，有态度，有见地。《天津随谈》
将“珍惜、护佑、敬重天津文脉”作为
书中专节论述，并贯穿全书，视其为
维护文化生态的必要手段。

身为学者，凭借研究成果为城市
文化发展建言献策，成为他后半生重
要的社会责任。担任过文学研究所
所长，连任三届市政协委员（其中两
届为常委，还曾任文史委副主任），受
聘为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这些履历，
为他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也拓展
了学术视野。我曾向他女儿建议，要
整理他在政协履职期间的提案，可以
更清晰地了解他对天津文化建设的所
思所为，以及学以致用学风的形成。

我们首次合作可追溯至 2008
年。我邀请《人民政协报》记者来津
采访，写一篇关于五大道保护的新闻

稿，一同接受采访的有陈雍、张春生、张
利民、徐苏斌等专家。张春生从完善名
城保护专家咨询制度的角度发表了观
点。由此，我知他对保护不仅有情怀，
还有研究，更能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
遗憾的是，那篇稿件未能发表。

2018年 12月 23日，为给天津城市
庆生，推动设立天津的“历史文化名城
日”，我发起召开了“历史文化名城座谈
会”。张春生在会上提出：要通过梳理
城市文化脉络全面认识历史文化名城
的整体性，建议彰显城市文脉还需有符
号建设，并回顾了自己在政协的提案，
希望在解放桥头立碑展示天津城市历
史，在团泊洼立碑纪念郭小川。

关注马家店遗址

热心博物馆建设

因为我们都热爱这座城市，尽管见
面的机会不多，但心之所向是一致的。
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
位于红桥区铃铛阁历史地段的马家店
遗址，是1899年王襄、孟广慧鉴定、购买
殷墟甲骨的地方，是甲骨文发现辨识的
重要纪念地和坐标点。那些年，几经周
折，尤其是在权威专家宿白、谢辰生、徐
苹芳、黄景略、张忠培的一致认可和大
力推动下，马家店遗址终于在2010年纳
入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被正式
认定为文物。

为了保护好马家店遗址，我于2020
年3月联合陈雍、张玉坤、张春生、任吉
东，提出《关于依托马家店遗址筹建天
津甲骨文发现地纪念馆的建议》，呼吁
提升文物保护级别，申报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纳入红桥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工作的重点；整合资源，建立专题

纪念馆，以大运河为线串起周边的重要
文物和非遗项目，形成文化遗产景观带；
依托纪念馆，联合国内各相关单位建立
研究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围绕此
事，张春生在《天津随谈》中也有长篇论
述，提出衡量文化发现要看研究，还需
“早、准、深”，纪念王襄，对理解认知天津
文脉十分有益。

那是个炎炎夏日，我觉得北辰区的
天穆村在天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中，完全有条件建立一座大运河民族博
物馆，于是邀请了陈雍、张春生、谭汝为
一起到现场谋划。春生先生对天穆村的
民族非遗保护工作提出了很多有操作性
的真知灼见。又是个岁末寒冬，他希望
我支持一下天津理工大学的博物馆建
设，我自当不遗余力，一直跟进至今。几
番春秋更迭，我看到了他对博物馆如何
做好活态传承、展现生活和艺术之美的
格外关注与高度热情。

前几天，听他的夫人深情忆起他们
共同的人生履迹：相识于考场，携手考上
大学，一同到部队锤炼，短暂在张家口执
教。河南大学硕士毕业后，为与妻女在
天津团聚，他放弃优渥待遇，调整研究方
向，主动承担起家中大小事务，常年甘当
“后勤部长”。夫人口中的“老张”，是那
么地真切，因平实而感人。

津派文化研究正当时，张春生提出
的很多观点，值得我们继续讨论，哪怕是
商榷或争鸣，亦无妨。因为，这才是津派
文化研究应有的氛围。周汝昌先生晚年
曾对我言，盼望天津把文化气氛进一步
宣扬起来，世界知名城市要看文化的方
方面面。言犹在耳。我们今天研究津派
文化，前提是要认真回顾和梳理好一代
代学人为此付出的努力、取得的成果，继
往方可开来，守正才能创新。

为津派文化研究尽职尽责

怀念张春生先生

讲述

傅东育 让类型剧闪耀现实光芒
记者 张洁

电视剧《以法之名》播出后，因

题材特殊、剧情高能、大胆敢拍而迅速

“出圈”。该剧将镜头对准司法系统内部，抽丝

剥茧般展现出检察官“刀刃向内”“刮骨疗毒”

的艰难过程，被观众称为“年度狠剧”。

从《生死卧底》的缉毒暗战到《破冰行动》

的雷霆扫毒，从《冰雨火》的黑白博弈到《以法

之名》的正义锋芒，导演傅东育始终深耕类型

化涉案剧的沃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有人这

样评价他过往的这些作品：“既有类型剧的痛

快淋漓，又带着现实主义的粗粝感。”

然而，当“检察侦查”这一命题摆在傅东育

面前时，这位类型剧高手却选择了一场“反类

型”的冒险——没有枪林弹雨、拳拳到肉，而是

以庭审辩论为刀、以心理博弈为刃，在严谨的

司法框架内，凿刻出人性的幽微之光。他坦

言，这部戏难在“让观众看懂”。

首度展示检察侦查

剧本创作历时三年

作为一部首度聚焦检察侦查工作的剧集，
在优酷平台播出的《以法之名》，以“刀刃向内”
的视角，突破了传统涉案剧的框架。最初，虎
鲸文娱敦淇工作室总经理敦淇带着一个扫黑
除恶题材的项目找到傅东育导演。而在傅东
育看来，在《扫黑风暴》《狂飙》等剧集火爆之
后，观众已进入审美疲劳期，尽管有真实案例
作为依托，但题材还是缺乏新意，人物形象也
不那么鲜明。他向敦淇提出：能否找到一个全
新的视角？

恰在此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决定
要拍一部关于“检察侦查”的电视剧。傅东育
对这个概念一无所知，最高检影视中心副主任
彭诚的一席话给了他启发：“在扫黑除恶工作
中有一个原则，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
不凑。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正是检察侦查
部门的重任，这与单纯的扫黑行动有所区别。”

后来“伞”的概念也出现在海报中。
最高检不仅是《以法之名》的发起者，更是

深度参与者。采访线索与案例均由最高检精
心梳理并提供。从人物设定、人物之间关系的
管理架构，到大纲、剧本，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
双方共同的反复研讨与打磨。

这部36集的剧集以检察官办案日常与疑
案侦破为核心，通过三位主角重启尘封案件的
视角，层层拨开线索迷雾，意外挖出司法系统
内更深层的贪腐黑幕。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
直面人性与权力的双重考验，最终携手捍卫了
法律的尊严。

拍完《风吹半夏》之后，傅东育全身心投入
《以法之名》的创作，从选题确定到完成剧本，

经历了长达三年的时光。这期间，创作团
队奔赴四个省、十几个城市，采访了多
位检察官，查阅了大量卷宗。检察
侦查领域对公众与创作者而言都
属于陌生地带，创作团队被扫黑
行动中暴露出来的系统性职务
犯罪链条触动，而一线检察侦
查人员“刀刃向内”、捍卫司法的
职业坚守，更让人深刻感受到其
特殊价值。
“过程非常艰辛，因为它是从零

开始。这是一部原创作品，完全没有
故事的核心，编剧团队不断调整思路，反

复推敲，建立人设，建立人物关系，建立所有庞
杂的一切，逐渐才形成了完整的剧本。”即便现
在回忆起来，傅东育的内心仍然有点儿忐忑，
“电视剧总要面对观众，无论结果怎样，都要扛
下来，这是导演的责任。说我尽心了，就不在
意结果，我做不到，我想任何导演也做不到。”

在《以法之名》中，“非法取证排除”“检察
机关侦查权”等情节的设置，都参考了真实案
例，最高检全程指导，被法律博主誉为“普法剧
天花板”。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剧中充斥着法
律术语，较为难懂。对此傅东育解释说：“《以
法之名》与以往的公安题材电视剧有所不同，
它更偏文、偏心理，是一种斗智，逻辑性强，动
作戏较少，所以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门槛，需
要有看下去的耐心。”

为什么不走寻常路呢？傅东育有着自己
的谋划：“我觉得，演员表演分寸的拿捏、剧情
中的悬念设计，都是一部电视剧能否成功的关
键。要让观众被一个个悬念勾着往下看，不断
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新发现。我们从剧本
创作，到拍摄，再到后期剪辑，都花了很多的心
思，希望不断制造反转，也让观众参与进来，不
仅仅是看热闹，还要有身处其中的感觉，这样
才能让我们这部电视剧触动人心。”

引导演员激发灵感

向法律工作者致敬

谈及对涉案剧的情有独钟，傅东育说：“涉
案剧最大的特点是，在极致的戏剧冲突下，人
被逼到绝境，人性的光芒才会得以展现。这是
艺术作品天然的魅力，也是这类题材给予创作
者的机会。”

他曾执导《生死卧底》《破冰行动》《冰雨
火》等多部涉案剧，但《以法之名》与前作有着
明显差异。他说：“以往我的作品多聚焦公安

行动，强调动作与现场感，警察直接冲锋在案
件侦破一线；《以法之名》则转向了检察工作，
如何依靠庭审辩论与审讯交锋的台词，营造出
涉案剧特有的悬疑氛围与紧张节奏，是我需要
面对的一个问题。”

张译、李光洁与蒋欣三人组合，对戏时相
互激发灵感，产生的能量远非单人表演简单相
加可比，为剧情添彩颇多。在创作过程中，傅
东育对演员的选择与角色的塑造有着独到见
解。“选择演员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化学组合实
验。当我将这些演员的照片贴在墙上时，我思
考的是，他们能否产生1+1＞2的效果，他们之
间的对比色，能否碰撞出火花，为观众带来丰
富的信息量？这种信息量不仅仅是演员个人
魅力的展现，更是他们之间相互帮衬、共同构
建故事的力量。”
《以法之名》不仅仅是对司法公平正义的

呈现，更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傅东育认
为，演员应该关注角色的内心世界，而不能仅
仅局限于台词、形体的表演。因此，他更倾向
于选择那些有能力去探索和展现角色心理变
化的演员。

如何让演员在剧中绽放光彩，是傅东育不
断探索与实践的方向。他举例说：“张译，无疑
是最适合穿制服的演员人选之一，他的制服形
象深入人心，但是我也理解他想要挑战更多类
型角色的愿望。我们鼓励演员突破自我，同时
也要珍惜并发挥他们在特定类型角色上的优
势。面对网络上的评价和内心的抵抗，演员不
应该轻易放弃自己的特色，而是要通过努
力，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有网友评价这部剧集：“没有脸谱化的
反派，连小官僚的庸庸碌碌都演得令人窒
息。”在傅东育看来，这正是导演的重要工
作之一：确保剧组中所有演员达到相对统
一的水准线。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
的答案是：“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还原最
真实的角色状态。”

定妆、定造型的过程中，傅东育强调演
员要有气质感。“演员不应该只注重外表，
而应该自然地呈现角色内在的情感和气
质。当他们穿上制服的那一刻，我能感受
到他们是否已经将角色的灵魂附体。如果
他们已经融入了角色，那么剩下的工作就
相对轻松了。”

通过演员的角色塑造，《以法之名》也挖掘
出了在中国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法律工作
者的内心情感变化。傅东育说：“我们的法治
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一代又一代的法律工作
者，也是执法的践行者，他们也有内心的拉扯、
纠结，在那个位置上，其实很孤独。”这也是傅
东育想通过电视剧表达出来的一种自己内心
的感受，他想以这部作品向中国法治进程深情
致敬，也对每一个在岗位上坚守梦想的人给予
鼓舞与激励。

类型化结合现实主义

创作出有温度的故事

在影视剧中，类型化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
和广泛的受众基础，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
地。傅东育在类型化创作领域有着丰富经验
和深刻见解。他说：“类型化作品，往往被贴上

了‘套路’‘公式’的标签，但在我看来，这只是表
象。这类作品之所以能长期持续地吸引观众，正
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故事模式
之上，这些模式经过时间的沉淀，已经深入人心，
成为一种文化共识。关键在于，如何在遵循类型
规律的同时，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和深度。”

傅东育对光影与摄制手法的严苛要求，在业
内也众所周知。他认为，每一个镜头的光影、剪辑
的节奏、音乐的烘托，都是为作品的主题、人物塑
造以及类型化特质服务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涉案
剧，无论其具体题材是公安还是检察，都承载着悬
疑、惊悚与动作性等固有元素，构成了类型化框
架，也决定了其整体基调偏向于深沉与紧张，观众
对此类题材也有同样的期待与认知。”

在他看来，类型化创作并非简单的复制、粘
贴，而是要求创作者在尊重类型特征的基础上，进
行个性化的创新与突破。“每个案件背后都藏着不
同的人性故事和社会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
些深层次的内容，巧妙地与类型化框架结合，让观
众在享受紧张刺激的同时，感受到人性的温度和
社会的深度。”

傅东育强调角色塑造与情节设置的重要性。
首先来说，角色承载着作品的灵魂，他希望通过细
腻的刻画，让每一个角色都变得立体起来，有血有
肉，有情感、有动机。其次，在情节设置上，既要遵
循类型化的基本规律，符合逻辑，又要敢于打破常
规，设置转折。将这些做到位，观众才能在角色身
上找到共鸣，对剧情保持高度兴趣和好奇心，感受
到作品的魅力所在。

另外，在创作过程中，摄影的构图、灯光的布
置、美术的设计、造型的打造、剪辑的节奏把控以
及音乐的氛围营造，都会紧密围绕着如何更好地
呈现类型化特质而展开，最终的指向就是观众。

谈及类型化影视作品的未来，傅东育说：“随
着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的多元化，类型化
作品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升级。我们要去尝试新
的主题、新的视角、新的表现形式，也要注重作品
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让类型化作品不仅要具
有娱乐性，同时更要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类型
化不是枷锁，而是起点，关键在于如何用它讲好一
个有灵魂的故事。”

傅东育对影视剧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对自
己的创作也始终保持着热情。“作为创作者，我们
应该不断地深入生活、贴近现实，用心去感受、去
思考、去体会。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既有深度又
有温度的作品，才能赢得观众的喜爱与认可。坚
持深耕品质与本土情怀，影视行业的未来必将更
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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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东育访谈
长剧短剧并行不悖
受众群体各不相同

记者：当下影视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

于长剧与短剧之争，您怎么看？

傅东育：长剧与短剧是两条并行不悖
的赛道，各自拥有独特的生命力与受众群
体。长剧的魅力在于其深厚的内容底蕴与
精良的制作，关键是我们能否持续输出有
品质、能触动人心的作品。这是长剧的立
身之本，也是我们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
的优势。长剧与短剧并非零和博弈，不应
将两者对立起来。长剧有其独特的叙事节
奏与深度挖掘的优势，而短剧则以其轻快
便捷的特点吸引着另外一批观众。如何提
升长剧的质量，使其更加符合观众的审美
与期待，是我们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剧
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记者：作为资深导演，对于影视行业的

发展您有何建议？

傅东育：我们需要精准把握市场需求，
避免因过度生产造成浪费。有限的资本应
该投入到观众真正需要、真正喜欢的作品
上。另外，我们要坚守本土情感的表达，让
每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深深扎根于民族
和地域的文化土壤之中。只有牢牢抓住这
一点，我们的影视作品才能具有打动人心
的力量。

记者：您接下来有什么新作品和观众

见面？

傅东育：新剧《多喜一家人》根据“晋江
文学城”网站潜力作家荷风吹的同名小说
改编，是一部集喜剧、闹剧于一体的家庭
剧，但是在欢笑之余，也能触动人心，让人
流泪。这部作品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类型，
它更像对中国人情社会和家庭伦理的一次
深刻剖析与批判性继承。它让我想起我之
前拍的一部电视剧《风吹半夏》，那种在大
时代的动荡下，中国人家庭观、伦理观、秩
序观被打破和撕裂的痛感。不同之处在
于，《多喜一家人》在展现这种痛楚的同时，
也试图证明：无论外界如何冲撞，那份打断
骨头连着筋的血缘亲情始终是我们的魂，
是我们永远不会散掉的根基。希望通过这
部剧让观众在笑完之后，感受到家庭的力
量，理解到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家的温暖
和支持也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记者：作为男性导演，拍摄《多喜一家

人》这样一部由女性作家创作、主要针对女

性读者群体的作品，您觉得有哪些难度？

傅东育：也许大家认为我更擅长执导
涉案剧、类型剧。这一类剧集的核心在于
其逻辑的严密性，无论是人物行为还是事
件发展，都必须严丝合缝，形成闭环。观众
是敏锐的，一旦发现漏洞，就会质疑作品的
真实性，甚至觉得故事是瞎编的。因此，我
们在铺垫情节时既要简洁明了，又要确保
节奏紧凑，避免冗长。而《多喜一家人》这
样的家庭剧，在我看来，就要从日常生活出
发，触碰到大众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部分
情感。尽管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但总
有一些情感和底层逻辑是共通的。家庭剧
不仅仅是讲述家长里短，更是对中国人情
感生活变迁的一次深刻挖掘。我们想要展
现出中国人面对困境时，在家庭的温暖下，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实现了社会的进步。
这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展
望。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引发包括男性
观众在内的广大观众的思考和共鸣。

（图片由傅东育提供）

傅东育

著名电视剧导演、编
剧。1968年生于北京，毕业
于上海戏剧学院。曾执导电
视剧《生死卧底》《金牌律师》
《破冰行动》《冰雨火》《风吹
半夏》《以法之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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